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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个人女性观影响下，梁晓声在代表作《人世间》里表达了个人理想中有关完美女性的评判标准，描绘

了有知识、有大爱、有韧性、有善根的理想女性世界。从叙事模式来看，梁晓声热衷于以时代、婚姻、

性格、结局、职业、阶层等叙述模式作为塑造女性角色的武器，作品中如“山鬼”般自由浪漫的理想女

性周蓉与如“泥鳅”般不断向上攀爬的非理想女性曾珊的人物形象便是这些叙述模式的产物。此外，在

其女性角色的塑造路径和形成方式中可发现，梁晓声塑造的理想女性世界中依然不乏男凝视角。 
 
关键词 

梁晓声，《人世间》，叙事语言，女性角色塑造，女性观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untain Ghost” 
and “Loach” 
—The Female View and Its Manifestation Form in the Narrative  
Language Analysis of Liang Xiaosheng’s A Lifelong Journey 

Jiazuo Xu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Sep. 7th, 2023; accepted: Oct. 19th, 2023; published: Oct. 31st, 2023 

 
 

 
Abstract 
Influenced by a personal feminine, Liang Xiaosheng articulates his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 per-
fect woman in his seminal work A Lifelong Journey, depicting an ideal female world characterized 
by knowledge, profound love, resilience, and a strong moral narrative standpoint. From th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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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ew of narrative mode, Liang Xiaosheng is keen to use the narrative mode of times, marriage, 
character, ending, occupation, class and so on as a weapon to shape female roles. The characters 
Zhou Rong and Zeng Shan exemplify these narrative modes as they respectively embody the ideal 
woman who is free-spirited and romantic like a “mountain ghost”, and the non-ideal woman who 
relentlessly strives for upward mobility like a “loach”. Furthermore, the portrayal of these female 
roles provides evidence of still prevalent in Liang Xiaosheng’s depiction of an ideal fema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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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晓声个人女性观及其对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 

“山鬼”是梁晓声的女性偶像之一，在本文代指梁晓声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泥鳅”是梁晓声用

来评价《今夜有暴风雪》中自己厌恶的女性角色郑亚茹，在本文代指梁晓声心中的非理想女性角色。 
梁晓声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2017 年 12 月，其又一力作《人世间》面世，该作品塑造了有血有肉

的中国人形象群体。本文以《人世间》为主要分析对象，试探究梁晓声的女性观在其女性角色塑造中的

显化形式。 

1.1. 初探梁晓声的女性观 

笔者先结合梁晓声的其他作品和个人资料，对梁晓声的女性观做初步分析。 
“托尔斯泰的一个短篇小说，对我影响很深，是我在下乡之前读过的《午夜舞会》。”[1]小说中，

男主人公的爱人——司令官的美丽女儿，对男主人公请她父亲宽恕无辜士兵的行为感到不解，并视无辜

之人的哀嚎为“另一种声音”。梁晓声评价到：“我明白了女孩如果不善良，无论她是怎样的女孩，哪

怕是天女下凡，我也不会爱她。”[2] (p. 1)。 
梁晓声表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且自己十分厌恶《今夜有暴风雪》[2]中郑亚茹一般“总是在左顾

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像泥鳅一样，怎么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层。”[1] (p. 5)的女性。 
司令官女儿一般“心灵被环境异化了的”[1] (p. 1)、冷漠麻木、缺乏同情心，以及郑亚茹式不择手段

向上攀爬、自私自利、庸俗浅薄的女性是梁晓声批判、反感的对象。 

1.2. 再探梁晓声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梁晓声曾多次提到自己心中的女性偶像是白娘子和山鬼。“我心中究竟有没有女性偶像呢？肯定是

有的，在少年时期就有了。第一位是白娘子，首先她是美的，其次她是善的，第三是她的爱超越了世俗，

她不想要许仙去读书、做官，也不需要住大房子，她的爱和金钱没有太多关系，她自己还为许仙配药。

第四点是她为爱的那种战斗精神，明知敌不过，还要去战斗。中国没爱神，所以我少年的时候一直认为

白娘子应该成为中国的爱神。第二位偶像是山鬼，山鬼是画家们笔下的一个形象，身边还常常卧着狮虎。

我想象这样的女性，她的自由状态，一般人是干涉不了的，她超出世俗任何的束缚对她的影响；同时她

也是善良的，因为她经常帮助那些在山林中迷路的人。”[1] (p. 1)梁晓声欣赏的，是白娘子和山鬼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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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善良、超越世俗、敢于斗争、自由洒脱等特质。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3]中，副指导员李晓燕是梁晓声心中“好的女性”[1] (p. 3)，在文中被塑

造为清秀、善良、浪漫、坚韧勇敢、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形象。小说中，在“我”因不顾组织反对回家为

母奔丧而遭到开除团籍处分时，李晓燕为维护“我”第一次与十分敬重的团长爆发激烈争吵，“使我看

到了一个姑娘高尚的本性！一颗富有同情的心！”。面对“鬼沼”，李晓燕选择用“埋骨何须故土，荒

原处处为家”的精神带领队员们迎难而上，最终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病逝。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晓

燕这一形象存在“风雅何其多”的问题，但梁晓声回应：“那时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感觉，就觉得好的

女性一定是像那样的。”[1] (p. 3)由此可见，梁同样非常欣赏女性身上具有的超越性别底色的坚韧和刚强。 
在梁晓声心中，爱读书、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女性更具魅力。“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

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

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

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4]。 
在对梁晓声个人的女性观进行探索、分析后发现，作者在《人世间》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基本吻合本

部分的分析。梁晓声的女性观极大影响了他在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 

2. 个人女性观影响下，梁晓声的理想女性世界 

2.1. 周蓉——《人世间》中自由浪漫、坚韧乐观的理想女性形象 

《人世间》作为描写一代中国人生活变迁的鸿篇巨著，有三位贯穿全书的主要女性形象：周蓉、郑

娟、郝冬梅，本文选取周蓉为主要分析对象。 
前文曾提到，梁晓声的女性偶像之一是山鬼，书中则直接描写周蓉“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

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5] (p. 86)这是把“周蓉”归进梁晓声“理想女性”行列的重要依据。 
作者笔下的周蓉如山鬼一般自由和超越世俗。“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5] (p. 

87)，在爱情、学业和事业上，周蓉都恪守着这一信条。孩童时期的她不顾老师和父母的反对，放弃重点

中学，坚持选择离家近的普通中学；少女时期的她抛下一切追寻爱情，从东北远赴贵州山区与诗人冯化

成结合；文革结束后，她没有受妻子和母亲身份的束缚，圆梦北大中文系；在大学任教时，她又别具一

格地以“我都学了六年中文了，烦了。”[5] (p. 117)为由选择执教哲学系。此外，周蓉也十分厌恶他人追

名逐利，她追求的是物质世界的极简和精神世界的极丰。当丈夫冯化成借助周蓉举办的诗歌朗诵会炫耀

才华、哗众取宠时，她则直接厌恶地反驳“你没那种特权”，“周蓉从她诗人先生的脸上，发现了她最

不愿看到的一面——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周蓉的形象是梁晓声女性偶像“山鬼”的具体化。 
梁晓声把周蓉的爱描述得如白娘子般无私和伟大。文革后，她不惜一切代价，追寻仅有一面之缘且

被打成右派的“爱人”冯化成来到贵州。从她与冯化成的爱情上看，周蓉也是梁晓声女性偶像白娘子的

化身，她们都拥有超凡脱俗的爱和为爱的战斗精神。 
周蓉是浪漫和乐观的。“她是要践行自己那种爱情至上主义，无怨无悔地践行。”[6] (p. 169)在贫困

的生活中，周蓉依然浪漫——她在工人手里买来工作服，按规定工区番号必须用颜料涂去，“她没那么

做，觉得难看，就自己绣上了只蝴蝶。”[6] (p. 203)在父亲询问她在贵州生活得如何时，周蓉回答“挺好

啊！”，还幽默地把自己比作铁扇公主。“有些事你把它当成好玩的事，就会觉得挺好玩了，比整天愁

眉苦脸想不开强多了。”[6] (p. 213)在贵州插队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周蓉凭借浪漫和乐观的精神，过着充

实快乐的生活。梁晓声把周蓉塑造为乐观、浪漫的形象，一方面是个人女性观的体现，一方面表达了处

于困厄中男性的希冀——渴望一位如周蓉一样的妻子陪伴左右。 
处于梁晓声理想女性范畴内的周蓉无疑是一位好人，她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和谦让。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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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她便带着温暖和友谊，亲近那些“边缘”同学，帮助她们提升成绩。“那些男女生都说是因为周

蓉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5] (p. 93)在父母讨论为谁做新衣

服时，“她总是先让着哥哥，后让着弟弟。”[6] (p. 180)在全中国都挨饿的那三年里，周蓉在饭桌上吃得

最少，但却背着家人一边吃冰片，一边看书、写作业。这便是周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1。退休后，周蓉

去往一个个偏远农村，“每到一村，为留守儿童送一批书，上一个月课，兼做心理辅导。”[7] (p. 503)从年

少时在贵州的山洞里开办学校，再到年老后去乡村支教，周蓉始终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像种牛痘般”为孩

子播撒爱与知识的种子“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儿有意义的事。”[7] (p. 503)周蓉的好人底色，与梁晓

声创作理念中的“好人文化”有很大关系。这样的理想女性角色，也是作者传递“好人文化”的一种媒介。 
梁晓声笔下的周蓉和李晓燕一样坚韧勇敢。在贵州山区时，周蓉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在山洞里开

办学校、教书育人。与女儿在法国生活时，周蓉自学法语，当导游为女儿赚取学费，“即便在异国他乡，

在为生存四处奔波、生活状态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她也表现出了优秀的素质。”[7] (p. 102)在极为艰苦的

环境中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不屈服的精神，这是作者在塑造周蓉形象时重点突出的部分。 
大部分男性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最基础但必不可少的一点便是美丽，周蓉也不例外。在弟弟周秉昆

看来“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

以驾驭的形象。”[6] (p. 91)周蓉不仅外表出众，而且还热爱读书学习，也是一位卓越的女性知识分子形

象。周蓉是梁晓声心中才貌双全的理想女性化身。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人世间》中周蓉的人物形象基本吻合梁晓声个人女性观中的理想层面。

由此可见，作者个人的女性观极大影响其在作品中对理想女性角色的塑造。 

2.2. 梁晓声的理想女性世界：有知识、有大爱、有韧性、有善根的完美女性 

结合梁晓声的女性观及周蓉的人物形象分析，试对梁晓声笔下的理想女性世界进行大致勾勒： 
这个世界中的女性无疑是美丽动人的。当然，美的定义多种多样，可以是“有一张清秀妩媚的脸”

——小天鹅一般的李晓燕；也可以是“一双大眼睛总是有神”“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形象”——

带着书卷气的周蓉；还可以是“有张峨眉凤目的脸”“目光里满是恓惶”“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

[6] (p. 91)的小女人郑娟。但从男性视角看，理想女性的美至少是能打动自己的。 
这个世界中的女性是浪漫、乐观的。她们能够在洗衣时跳舞，能够在工作服上秀蝴蝶，她们精神上

的“美丽”足以慰藉一切处于不幸中的男人。 
女性的爱在这个世界中是纯粹、超越世俗的。白娘子痴情于一贫如洗的穷书生许仙，爱他、竭尽全

力为他付出且不求回报。周蓉陪冯化成“苦守寒窑”，后因不堪忍受丈夫多次出轨而选择离开时，脑海

中却浮现“无怨无悔”[5] (p. 116)四字。这个世界中的女性如守护神一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爱，却从不对

爱人要求什么，拼尽全力将爱人呵护。 
带着书卷气于这个世界中的女性而言是重要的。爱读书有知识的周蓉被作者比作烂漫脱俗的山鬼。

而同为正面女性形象但没有读过书的郑娟却被直接评价“有点二”[1] (p. 5)，且“秉义、周蓉、冬梅三人

都与郑娟没有多少话说，不是歧视她，是难以发自内心的喜欢。”[5] (p. 136)“不是歧视”带有此地无银

的性质，隐隐透露出作者个人对缺少知识文化女性的评判。 
这个世界中的女性是坚韧勇敢的。梁晓声刻画出的理想女性，如李晓燕和周蓉，都是能够在恶劣环境

中仍然向上生长，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干劲，能够努力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铿锵玫瑰。 
善良是这个世界中的女性不可或缺的特质。梁晓声多次阐述善良对人、对女性的重要性。从白娘子

 

 

1梁晓声 2005 年 11 月 17 日，在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中提到：“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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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晓燕，从山鬼到周蓉，她们都是善良的，或者说是有“善根”的，她们经常帮助弱者，带着悲悯之

心看待人世间，如“种牛痘般”播撒善的种子。 
由此，梁晓声笔下的理想女性世界，也是他为读者营造的理想女性世界大致勾勒完成。这个世界，

是作者个人女性观的产物；这个世界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作者自己心中关于理想女性的映射。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地把梁晓声的理想女性世界植入自己脑中，变成自己的“理想女性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梁晓声所营造的理想女性世界是否真的“理想”，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3. 从周蓉与曾珊的对比中进一步探究梁晓声笔下的女性形象 

3.1. 曾珊——《人世间》中不断攀爬、利益至上的非理想女性形象 

曾珊是在《人世间》下部出场的一位重要女性角色，是本书重要情节——骆士宾与周秉昆争夺周楠

中骆士宾的妻子。而且在下部，曾珊与蔡晓光(周蓉第二任丈夫)、唐向阳、水自流(唐、水均为周秉昆好

友)等人物均有较多联系，因此把曾珊这一角色纳入研究视角之内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曾珊与周蓉不仅在书中有过直接的互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两人都具有

高学历且都带着“书卷气”，这也为进行曾珊和周蓉的对比研究奠定基础。 
回观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对曾珊的塑造，曾珊并不属于作者的“理想女性”范畴。人物的命运走

向往往能够表达出作者对这一人物的态度。曾珊虽在骆士宾身亡后继承公司拥有亿万资产，但最后却公

司被封，自己被押往北京接受调查，是书中高开低走，结局较为悲惨的女性角色之一。从情节叙述来看，

作者把曾珊塑造成重利轻义的形象。书中描述了曾珊背弃诺言、违背恩人水自流遗愿，为利益把书店改

成肯德基等情节；作者虽没有对她嫁给年长且狡诈的骆士宾这一行为做出评价，但不难看出，梁晓声暗

示了她与郑亚茹“总是在左顾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像泥鳅一样，怎么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

层。”的相似性。 
对曾珊形象的刻画，是梁晓声个人女性观的另一重要体现。作者赋予曾珊身上的非理想女性的特质、

进行的理想女性与非理想女性对比，能够让我们看到梁晓声对女性更加鲜明的个人态度。 

3.2. 时代、婚姻、个性、结局——梁晓声塑造女性角色的利器 

前文提到，曾珊与周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二者命运的错位来源于梁晓声的哪些设计？ 

3.2.1. 成长年代和周围环境 
成长年代和周围环境是小说中影响女性命运的重要因素。 
梁晓声在《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一书中，把成长年代作为划分和评价女性的重要依据。梁认为，

由于“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随较为纯朴”，所以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女孩的心怀，包括周蓉在

内，都是“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这是时代的必然性。其中周蓉的特殊性又在于她是那个人们普遍

尚未意识到读书重要性的年代里“如饥似渴的读书种子”[7] (p. 265)，这样的设定为她迎来命运转折点，

吃到读书红利奠定基础。梁晓声的设置中，周蓉出生在质朴的工人家庭，父亲周志刚是吃苦耐劳的建筑

工人，和自己爱好相同的哥哥有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弟弟也是踏实善良之人。时代的单调纯朴、身边

人的温暖纯净是梁晓声塑造周蓉形象的重要依凭。 
梁晓声认为，80 年代后期的女性“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

射给她们的讯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

小说中，出生于 70 年代，生长于 80、90 年代的曾珊，则受到了与周蓉相反的时代冲击力。如果说周蓉

成长的年代是纯朴、清净的，那么梁晓声认为曾珊成长的年代则是物欲横流的。“90 年代以来的一些女

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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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作者认为，经济的腾飞与充满机遇的大环境使得处于这一时期的很多女性

成为追逐钱权的野心家，曾珊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骆士宾是一个以钻法律空子为能事的人。”“她担心大家合起伙来算计自己，自然想找保护伞”。

从小说中的叙述看，骆士宾在经营公司时已是不择手段，存在违法行为，公司从“根”上便是歪的。所

以曾珊在接手公司后很难“扶正”，只能小心翼翼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曾

珊最后因公司经营问题而入狱，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骆士宾对公司最初的经营模式。若骆士宾没有意外

身亡，那么入狱的很可能是他，而曾珊是“代夫受过”。由此可见，曾珊的命运走向，很大一部分来自

于时代和身边人的影响，存在较大“不得已”的成分，这些“不得已”可能改变了她最初的人性底色，

变成非理想的女性角色，这也体现了作者男性叙事视角的松动。 

3.2.2. 丈夫与婚姻 
两位人物形象对丈夫和婚姻的不同选择也流露出梁晓声的女性观。 
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在年少时便“千里追爱”，与冯化成在贫困的贵州山区相守多年。

回京后，周蓉逐渐认清了丈夫冯化成的真实面目并在遭到多次背叛后无奈选择结束婚姻。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爱错了还有第二次机会找到真爱，即使已做了母亲。”[5] (p. 108)周蓉的第二

任丈夫蔡晓光便是她的真爱。周蓉是蔡晓光的“女神”，影响了他、改变了他，多年来他一直以一个朋

友的身份默默陪伴，直到最后结成夫妻。梁晓声笔下的周蓉非常注重爱情的纯粹和丈夫的人品。 
分析作品中关于周蓉爱情与婚姻的叙述，不难发现梁晓声重点渲染的是周蓉圣母般带着拯救意味、

不顾一切的“爱情至上主义”。仅因为文学上的惺惺相惜和一面之缘，一位青春貌美的姑娘便选择抛下

一切与年长自己十几岁且被打成右派的男人结合。这一叙事结构与中国传统叙事中王宝钏下嫁薛平贵、

七仙女下凡嫁董永这样女性拯救身处苦厄中男性的模式并无不同。体现了男权视角下男性渴望女性“不

顾一切的爱”以及“救世主般伴侣”出现的美好幻想。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既然把周蓉塑造成向往纯洁

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却又安排她忍耐了丈夫最初的出轨行为和暴露的本性，直到忍无可忍才提出离婚，

并最终以“无怨无悔”来评价这段婚姻。这样的情节叙述逻辑未免过于矛盾，但这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

作者男凝视角的显现——再独立自由的女性，最终也还是要向男性让步的。 
而在梁晓声笔下，精于算计的曾珊则以“利益最大化”来选择丈夫和婚姻。“骆士宾仗着巴结上了

一个日本投资人，根本不把当年的哥们儿放在眼里，狂妄得很，今天扬言要吞并那个，明天放话要整垮

这个，早就招人恨了。”“他做的坏事很多，算是老天对他的惩罚吧。”[7] (p. 9)小说中的骆士宾是一个

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阴险之人。“曾珊那离了婚的丈夫是一个惯嫖的主，多次被拘留，可谓屡教不改，

致使曾珊没颜面在北京待下去了。”除道德败坏外，骆士宾还有着几乎令所有妻子都难以忍受的恶习。

但这一切曾珊都选择了隐忍，直到骆士宾意外身亡，曾珊名正言顺地以妻子的身份继承公司，成为董事

长。如此塑造曾珊，梁晓声意在表达曾珊选择骆士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财富地位可以为自己带来极

大的收益，从而进一步深化该人物的非理想性。 

3.2.3. 自身特质 
女性形象的自身特质是作家倾向的自然流露。前文分析过周蓉是梁晓声心中山鬼般的“理想女性”，

她具有作者笔下理想女性角色的共性——美丽、善良、有知识、浪漫、坚韧、乐观等，此处不再多加赘

述。特殊的是，《人世间》中有这样的叙述：“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

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

“周蓉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她曾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

物，讨厌！’”被塑造成理想女性形象的周蓉，竟被赋予了反传统、反世俗的精神和“女权色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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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是不同于郑娟的传统小女人形象和郝冬梅“高干子女下嫁”模式的“叛逆”知识女性，这样的女性形

象塑造方式体现了作者男凝视角的松动。 
而在对曾珊的刻画中，梁晓声则把个人对商人的理解展现地淋漓尽致。在初次与蔡晓光相见的饭局

上，曾珊便称他为哥哥，相谈甚欢，体现出她的圆滑和八面玲珑。水自流在骆士宾死后担任公司顾问，

帮助曾珊解决了许多麻烦，他最初评价曾珊“那女人不坏，甚至可以说挺好，总之比骆士宾的为人强多

了。”[7] (p. 9)但曾珊最后却并未履行帮水自流经营好崇文书店(水自流临终遗愿)的诺言，很快就把书店

改为了肯德基。梁晓声进行这样的情节安排，意在体现曾珊善于伪装以及利益至上的特点。对待感情上，

蔡晓光评价“她是拥有一两亿资产的女人，估计很难再爱上什么男人了。”“这样的女人，八成以后只

有嫁给钱了。”[7] (p. 418)即便如此，曾珊仍与有家室的下属唐向阳“玩玩感情游戏”[7] (p. 485)，却使

得唐向阳信以为真，一心一意地担任曾珊的“骑士”，甚至为曾珊的恶行打掩护。作者在行文中加入曾

珊的“感情戏”，暗示了“爱情”也只不过是她达成目的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

道德。曾珊的人物形象被作者以卑劣的特质塑造而成，体现了梁晓声本人对“女商人”这一群体的反感。 

3.2.4. 结局与命运 
作品中人物的最终结局和命运走向体现了作者明显的爱憎。 
周蓉虽然经历丈夫出轨、女儿叛逆、飘零异国等短暂的“不幸”。但在退休后，她与蔡晓光去往一

个个偏远农村，“为孩子们做点儿有意义的事”[7] (p. 503)，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晚年。曾珊虽然通过逐步

攀爬到达过人生巅峰，但后“与北京的某些事搅在一起。她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想利用她的

公司达到自己的目的”[7] (p. 485)，锒铛入狱。 
曾珊的悲惨结局，体现了作者对拥有极高财富地位女性的态度。梁晓声厌恶郑亚茹式“总是在左顾

右盼、审时度势、找准机会，像泥鳅一样，怎么从一个阶层爬到另一个阶层。”的女性，而曾珊就是《人

世间》中的“郑亚茹”形象。“人往高处走”的俗语流传至今，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不断向上争取的

男性历来是人们称赞的对象，那为何具有这些行为的女性就要成为被男性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呢？究竟是

因为女性不应借助男性等途径借力打力，攀爬方式有误，还是其实一切都归因于女性的性别底色呢？《人

世间》中，站在许多男性无法企及的高度上的曾珊难寻依靠、孤苦伶仃，且最终难逃牢狱之灾。作者通

过塑造曾珊这一形象向读者表明：手段卑劣、幸福难求、下场凄惨——是拥有极大财富地位女性的人生

路线。这或许是男性对于成功女性“不平则鸣”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3.2.5. 总结分析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对周蓉和曾珊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他个人对女性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作者欣赏

的女性，是周蓉一般内外兼修、精神崇高、超凡脱俗、胸怀大爱的女性；作者排斥的女性，是曾珊一般

八面玲珑、不断攀爬、重利轻义、手段丰富的女性。在这两位女性角色的塑造中，梁晓声存在较多的男

凝视角；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也有多处视野的松动，即跳出男凝局限进行刻画的部分。 

3.3. 职业与阶层——梁晓声角色塑造的潜在武器 

除时代、婚姻、个性、结局等显性手段外，作者在塑造周蓉与曾珊两位女性角色时也将两个隐藏要

素——职业与阶层，作为自己刻画理想与非理想女性的潜在武器。 
梁晓声在塑造周蓉时，赋予了她“教师”这一职业光环，有知识有文化的周蓉一直在教书育人的过

程中发光发热。在作者笔下，教师这一职业仿佛天然与善良、崇高、脱俗、有爱心等美好品质相关联，

使得教师的职业属性成为梁晓声塑造理想女性的得力手段。而曾珊从最初在婚姻中蛰伏到后来接手已故

丈夫骆士宾的公司成为女商人、女老板，她左右逢源、唯利是图的人物形象逐渐在梁晓声的设计中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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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化。在作者的认知中，商人这一角色好像天然带有不良属性。梁晓声在《人世间》中塑造的男商人

骆士宾也是徇私枉法、不择手段的；而曾珊在转换为商人角色后，作者也逐渐使她展现出卑劣的一面。

在作者的视角里，或许商人带有天然的“劣根性”，使得商人这一职业本身成为了作者塑造非理想女性

乃至非理想男性的有力方式。 
阶层差异是梁晓声女性角色塑造中“看不见的冰山”。可能由于作者个人对工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

层的天然好感，所以才赋予了出身工人阶层的周蓉温暖、善良、谦让等美好品质，也让后期跃升为知识

分子阶层的周蓉滋养出自由、悲悯、丰盈、充沛等特质。曾珊不论是作为成功人士骆士宾的妻子还是后

期的女富商，均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作者在作品中展现的也几乎是她反面的形象和悲惨的结局。梁

晓声对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高位者似乎都抱有不认可的态度，从曾珊到周玥(周蓉与冯化成之女)，《人

世间》中掌握巨大财富地位的女性角色都具有处心积虑向上攀爬、不择手段谋取利益的特质。“女性处

高位”是梁晓声使用阶层属性来塑造非理想女性角色的隐藏路径。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运用职业和阶层两个隐藏途径对女性角色进行塑造，是他个人职业观、阶层

观与个人女性观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认可的职业和阶层用来塑造理想女性，不认可的职业和阶层则用

来塑造非理想女性。 

4. 男凝尚存，“理想”不足——反观梁晓声笔下的女性形象 

每一位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我们可以从男性作家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中窥见

他们心中对于各类女性的评价和态度。但作者从个人视角出发塑造的女性角色是否真的完备和妥帖，还

有待商榷。 
梁晓声笔下的女性独立、自主、个性、自由的特性表达并不彻底，男权视角下女性孱弱一面叙述的

残余较多。周蓉和曾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女性，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她们还是逃不

过“宿命般”对男性的依赖。爱情至上的周蓉为了家庭忍受了丈夫冯化成的多次出轨，有能力有野心的

曾珊则只能在丈夫死后继承公司。面对男性时，周蓉的软弱妥协、曾珊的蛰伏隐忍，很大程度上都是作

者男凝的体现。 
梁晓声笔下的女性总是受到时代的极大影响和“代夫受过”，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在《人

世间》这部小说中，作者把成长于 60、70 年代的女性大都塑造为善良、温暖、淡泊名利的形象，如周蓉、

郑娟、郝冬梅等，而把成长于 80、90 年代的女性大多塑造为拜金、追名逐利的形象，如曾珊、周玥等，

这与作者个人的年代观有很大关系。虽然环境会对人产生一定影响，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不完全是环

境的产物，没有必要过分突出人物的时代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者，也都会有心地

善良的纯真之人。此外，女性在商业经营中力挽狂澜的能力不亚于男性，并不一定要按照前人规定的模

式走下去，曾珊承担骆士宾违法经营的后果、“代夫受过”的命运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梁晓声在塑造女性角色时，仍难逃传统小说伦理批判的窠臼，不可避免地带着有色眼镜对不同追求

的女性进行审视。不难发现，《人世间》中那些超越世俗追求的女性往往拥有美好的结局。这里的“超

越世俗”不只是指理想崇高和思维脱俗，“有点二”、只希望过好自己小日子的传统家庭妇女形象——

郑娟，也属于这一范畴。而追求金钱、权力、地位的女性往往比较不幸。在商场上打拼的亿万女富豪曾

珊最终入狱，希望过上富裕生活的周玥也曾被视为“家族败类”众叛亲离。作者以“命运的笔触”对不

同追求的女性做出审判、安排女性人物结局走向的做法是不够妥善的。 

5. 结语 

本文从梁晓声的个人女性观出发，探究作家个人的倾向、态度、价值判断等因素对其作品中女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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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塑造的影响，并尝试对作者的这一书写方式做出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综上所述，梁晓声的个人女性

观极大影响了创作时对理想女性和非理想女性的形象塑造，使得作品中关于“理想”与“非理想”女性

的形象构造在一定程度上有面具化的倾向。与此同时，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难逃传统小说伦理批

判的窠臼。本研究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男性作家梁晓声在作品中构造的女性世界，从其“理想女性”的

塑造方式中窥见其“不够理想”的偏角，指出作家女性观介入写作后所呈现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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